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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郭之墓 芳醇洒在墓石前

进入民国后，北洋军阀的统治更加黑
暗，醉郭的街头表演的内容也从骂满清政府
变成骂北洋军阀。当时《京话日报》的经理彭
翼仲对醉郭十分推重，不仅和他结为好友，还
经常编写一些通俗易懂的唱词，让他传播给
大众，还赠给他一身《京话日报》的号坎儿，助
力他的工作。“先生得之甚喜，讲益力声益肆，
醉亦益甚”。其他一些京城的文化人也乐与
醉郭交往，比如民政部主事梁济（梁漱溟之
父），经常请他到家中吃饭，畅聊民情国事。

不久，彭翼仲因受袁世凯迫害，被发往
新疆服刑。醉郭对好友的不幸际遇痛心不
已，嚎啕大哭，一直将彭翼仲送到良乡，才依
依不舍地告别。彭翼仲的走，直接后果是醉
郭的经济来源成了问题，他的生活日益困难，
加上年过六旬身体不好，便住到贫民院去。
但只要还爬得动，他就走上街头，向每一个人
讲述彭翼仲的不白之冤。1913年，彭翼仲
获释从新疆回到北京，醉郭已经病入膏肓，
握住老友的手不停地说：“我要走了。”一个
月后，醉郭在贫民院逝世——据说死时依
旧以瓢为枕，不放酒杯。

醉郭病逝后，彭翼仲出资为他办理丧
事，将他安葬在陶然亭锦秋墩南坡下，冢前立
碑，碑高一米许，宽不足半米，青石镌成。这
块窄小的墓碑在老北京却十分有名，因为碑
文是著名翻译家林纾撰写的——其中最沉
痛的一句是“（今日）而乱乃滋炽，果先生在
者，歌哭不且更剧耶”——由书法家祝椿年
亲手刻于墓碑的碑阴面，碑的正面则由彭翼
仲题写“醉郭之墓”四个字。很多老北京去
逛陶然亭，都会来到这里哀思一番。日本
学者中野江汉亦曾经怀着无比仰慕的心情
来此悼念，认为醉郭实乃一位痛饮淋漓的

“酒仙”，他在游记中写道：“游赏陶然亭的
有心的醉客，可以前来探访，并将芳醇洒在
墓石之前，以凭吊先生之灵，大概这也是

‘北京名胜’之一吧”。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建立陶然亭公园

的缘故，郭家后人将醉郭的墓迁至丰台老
庄子乡，后因建丰台西站货车场，醉郭墓及
墓碑埋入路基下——著名文史学者董宝光
先生则说那块珍贵的墓碑曾经放在慈悲庵
院内，后来则不知去向。

对于一生放旷不羁的醉郭而言，自己的
墓地与墓碑的有与无、存与废或没有那么重
要，终其一生，他呼唤的只是一个强盛的国家
和公道的社会，和醉鬼张三一样，他们的装醉
虽然表现得玩世不恭，但内心深处却是异常
的严肃和清醒。今日醉郭墓虽然无迹可寻，
但每一个到陶然亭游览的人们，都不应忘记，
这里曾经安眠过一位“酒仙”，他日常酩酊之
态，却拥有让人称颂的那种精神：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来源：北京晚报

1900年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中国军民奋
起反抗，虽然最终失败，但谱写了反侵略斗争的壮丽诗
篇。这一过程中，有两位现在已经鲜为人知的“醉
鬼”，在当时名噪一时。在民初的笔记和回忆录中，总
是能零星见到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在纸墨的背后，不难
看出他们佯装醉态却难以掩饰的拳拳爱国之心。

图为清末几名男子在饮酒。
（资料图片）

佯装醉态却难掩拳拳爱国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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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说“醉鬼张三”。此人在清末民初名气极大，
传说极多。据说他自幼习武，轻功绝佳，腿脚轻盈行动
敏捷，来去无踪。北平的《小实报》上曾载一文，说他有
一年夏天邀请一个朋友在东单一家澡堂洗澡，外面暴
雨不止，路上积水约四五尺深。浴罢，他俩去小酒馆喝
酒，等了半天只雇到一辆洋车。张三让朋友坐车先往，
当朋友到酒馆时，发现张三已坐桌前，脚下一双新鞋未
沾一滴泥水。时人惊叹张三会“水上漂”的轻功。

又有传说指醉鬼张三一生行侠仗义无数，经常在
暗中助人保镖护院，所以武术界称他为“隐侠”。他
先后曾两次独自保护清朝钦差大臣王金亭到江南查办
洪升贪污案和到西藏颁发宣统诏书，但他拒绝为袁世
凯和吴佩孚做保镖。他与大刀王五是好朋友，王五对
他的轻功十分仰慕。而著名京剧演员，“四大名旦”
之一的程砚秋先生是他的入门弟子。

上述说法有些是真事，有些是杜撰，大多已无法
考究，从一些史料——特别是与醉鬼张三有过交往的
著名文史学者周简段撰写的回忆录来看，大致呈现出
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形象：醉鬼张三的真名张长祯，
字寿亭。1868 年生于河北束鹿，1945 年病故于北
京。“张长祯喜饮酒，走路弓腰驼背，两腿磕绊摇
晃。常见他左手提一鸟笼，右手握一杆长烟袋，给人
以醉意朦胧之感，人称之‘醉鬼张三’。”其实张长祯
这种醉态乃是他藏形隐色、掩饰真功的一种做法。他
曾经私下里对好友说：“我年轻时一次可喝白干二
斤，老了也可喝十两，但我从来不醉，不滋事生非，
不打人骂人。”

周简段问过张长祯，《小实报》 上登载的那件
“水上漂”的故事是真是假。张长祯说：“人无翅膀岂
能会飞？我是找干地方跳跃而去。”周简段心想满城
积水，哪找干地方？想来是老爷子不愿透露奥秘。张
长祯告诉他，任何功夫，只要努力苦练都可以练成。
周简段观察发现，张长祯的手指肚和脚趾肚状如盘
珠，“他演过绝活：两个铜钱夹在食指和中指间，两
指只一卷，铜钱便成圆筒。”而且张长祯的身体柔韧
性极佳，“两肩向后一挤，两个肩胛骨可并在一起；
脚面上翘，可贴到迎面骨；弓步一踏，头向后转，使
人以为他的头向后长着。”

张长祯为人低调，装醉以遁世，但对“忠义爱国”四
个字恪守不悖。据《日下回眸》一书记载，他清末到
北京时先住在丰台马家堡，后来因仰慕民族英雄于
谦，搬到东单西裱褙胡同于谦祠内，从此主动担负起
保卫于谦祠的任务。“每到正月初二清晨，他预先必
备祭品，带领全家在这位民族英雄牌位前进行祭祀，
直到1945年病逝时为止，从未间断。”此外，在八国
联军入侵北京时，他凭借高超武功，从敌人手中救出
不少被抢掠的妇女——武林是江湖，江湖中人最讲

“大节”，因此一提“醉鬼张三”，人人都挑大拇指。

醉鬼张三 自愿保护于谦祠

第二位赫赫有名的醉鬼就是“醉郭”。老北京
的陶然亭，原有形状怪异的三座坟茔，并称“三
疑冢”，即香冢、鹦鹉冢和醉郭坟，前面两者，内
中所葬究竟何人或何物，争议极大，而醉郭坟有
一说：“无铭文，相传辛丑冬联军出京师，有京西
郭云五，产荡于义和团，又说其感联军之祸，歌
哭寄酒愤然而亡葬此”，则是多有讹误的。醉郭的
坟墓不仅有墓碑，而且碑文乃是诸多名家“合作”而
成。他确实对八国联军无比痛恨，但去世却是 1913
年的事情。

“醉郭”的本名叫郭瑞，“云五”是其字，他是丰台老
庄子乡人。据史料：他生于1872年，由于家境贫穷，早
年就流落街头，在琉璃厂、天桥和南城一带以卖报
为生。他的口才非常好，别人只是吆喝报纸的名
字，他却能把报纸上的新闻编成数来宝的形式，
一边卖报一边演唱，除了感慨世风日下之外，他
还痛斥清廷的腐败无能，唾骂官僚欺压民众，唱
词常常是即兴编出，辛辣尖锐，深刻揭露当时的
社会黑暗，引起市民们的围观和拍手叫好，是之
谓“满市争听醉郭唱”。有些文章说他是“天桥八
大怪”之一，笔者查阅天桥研究的权威学者成善卿
等人的书籍，在“天桥八大怪”的几种名单中，并无
醉郭的名字，想来是将他与痛骂军阀权贵的大兵黄搞
混淆了，但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醉郭的影响力之大和
得民心之深。

庚子国变，八国联军侵入京师，到处杀人放火，
侵略者的行径引起了醉郭的满腔怒火，而醉郭往日通
过卖报唱报积累的一点财产，也在战火中一俱毁灭，
他“愤时政堕落，人心缪戾，则一寄于酒”，并将这
场侵略惨祸的缘由“编为歌曲，沿道演唱，听者若堵
墙”。由于他针砭时弊，悲愤慷慨，影响力实在太
大，地方官员便派兵驱赶他，其中自然少不了打骂，
但“先生行歌如故”，表现出狂放不羁的性情和不畏
强权的节操。事实上当时京城的很多爱国艺人都想方
设法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比如相声、评书、
单弦、小调、莲花落表达着自己对家国命运的忧患，
醉郭只是他们之中表现得最为强烈最为突出的代表。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王朝日趋没落，醉郭的
唱词也变得更加沉痛，充满了“危难谁保国民险，火
到眉尖尔不知”的忧愤。但也正因此，他受到了当局
更多的迫害，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03年至1907年
的五年时间里，他五进班房，六次挨打，走到哪里都
被驱逐。后来他想出一条计策，只要遇到抓捕，就以
酒装醉，向巡警耍酒疯，甚至往巡警身上撒尿。醉郭
在人民群众中本来就很有影响力，巡警们内心对他多
有同情和赞许，加之中国自古酒话不问、醉鬼不抓，
好将他释放了事。一来二去，醉郭在北京人的心中就
成了《击鼓骂曹》中的祢衡，备受敬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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